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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有秦腔，河南人有豫剧，浙江人有越剧，北京人有京剧，而地处大西北一隅
的青海人却有着脸炙人口的灯影戏（民间称为皮影戏）。虽然灯影戏也是外来剧种，相

传清朝末年从陕西传人，但它自从传人“在那遥远的地方”以来，就在这块贫婿的土地

上绽放出了璀琛的奇施，像一株生命力极强的骆驼刺，从沙漠几十米深处汲取水分，

在干燥恶劣的环境中长出嫩芽，滋润人们干洒的心田。

年少轻狂时，我生活在温水源头的大山哟里，混沌未开，总喜欢往人多热闹的地方

钻，可是父辈们一年少有空闲的季节，整日忙碌在田间地头。或驾犁耕耘，或剔除杂

草，或扬镰收割，或吱扭吱扭地打碾。真正闲暇的只有在春节到清明这段时间，只有在

这个时候，村委大院里才会听到锣鼓阵阵，人声鼎沸。与往年一样，到了正月初七、八

的时候，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们到几里外的灯影世家聘请灯影戏班到村里演出，大人

和小孩们脸上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平素忙个不停的农人们是应该好好享受一下丰收的

喜悦了。灯影架子在青壮小伙儿们的吆喝声中搭起来了，洁白的布帘子在灯光的照射

下愈发显得醒目，锣鼓和琐呐声搅得人们心慌意乱。天渐渐地黑下来，全村的男女老

少聚集到村委大院里，规规矩矩地坐在一起。稍微懂得一些剧目的人，早已按捺不住，

窃窃私语，关注戏里面人物的命运。戏还未上演，灯影匠人在戏台里焚香以后，小心翼

翼地取出皮影人儿，按照出场顺序挂在系好的绳子上。文将武将丑角丫鬓各自排列整

齐，道具一应俱全。因为演完一出戏，匠人要把影人的头取下来，下一出戏开始时又小

心地安上去。这一过程在整个演出中显得庄严而谨慎。演戏的人和昕戏的人最忌讳皮

影子的头掉下来，除非是打斗和剧情的需要，否则，匠人就会被罚演三、四台戏，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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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要扣去酬金。更为要紧的是，农人们心里好像

埋下了定时炸弹，来年能否有个好收成，一家人能

否平安，就全在于皮影戏演出的成功与否。不过匠

人们大多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演出一般出不了什么

差错。但听说邻村演皮影戏常常掉下头颅，从此邻

村的庄稼年年歉收，几年都出不了一个大学生。当

然，这是迷信的说法，农民演出皮影戏，那只是一种

美好的祝福和愿望罢了。

最让人着急而又充满猜想的前奏终于在夜幕

降临时分开始了，俗称“三起三落”，因为匠人没有

摆好影人，并且在等待最后在家喂猪的娘炕的帮工

的主妇们的到来。帧呐、二胡、锣鼓、三弦子都在烘

托演出的气氛，善解人意的匠人在亮子中间摆放一

张牛皮雕刻的桌子，或直接在桌旁立一个丑角，以

此吸引那些睹噪不安的后生们。陨呐算是最响亮

的，尾音拖得很长，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黑夜显得不

再漆黑。民间艺术家的演奏博深而庞杂，没有条条

框框的约束。一会儿是舒展的丹凤朝阳，一会儿是

急促的将帅点兵；一会儿又是俏皮的“花儿”变奏，

一会儿是流行的小调《十杯酒》。庄稼人疲惫的身

心得到了净化。男人们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眼神

盯在亮子上一动不动；不甘寂寞的小媳妇们把话题

扯得很远，从谁家的孩子扯到了谁家的针线上，过

了一会儿又在喋喋不休地诉说着自家男人的不是。

最热闹的莫过于场子周围玩耍的小孩子们，在吆喝

生意的商贩们中间急急地穿梭，险些碰倒一簸寞瓜

子花生，引来几声难听的叫骂。皮影戏真正开始还

有一段时间，戏迷们从“三起三落”中猜测今晚上

演的是文戏还是武戏？是秀才考中状元还是花亭相

会的爱情戏？假如琐呐声委婉而舒缓，则今晚必演

出文戏；假如将帅点兵一阵紧似一阵，则必有精彩

打斗的武戏。谜底在最后一曲帧呐声中即将揭开，

这对于村里那些博古通今的人来说，是何等的惬意

啊！猜中戏名的人将受到大家的尊敬，猜不中戏名

的人将遭到人们的嘲笑。农村的生活就是这样，简

单中孕含复杂，复杂中透出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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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皮影戏在村委大

里如期上演。北方的冬天寒冷而漫长，虽然雪花纷

飞，但丝毫没有影响看戏人的热情。大哥、二哥和我

披着棉袄挤在人群里观看皮影戏，十岁的我像农村

所有的孩子一样，对皮影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

个晚上，来自本县的著名灯影艺人包世英演出的是

传统剧目《麦里藏金》。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家境贫

寒的秀才上京赶考，苦于凑不够盘缠，就到村里一

户财主家借麦子，财主的女儿暗恋这位穷苦书生，

想办法弄来一镀金子塞到麦子里。书生把麦子拿回

家交给哥嫂，让他们打点行李，谁知狠心的哥嫂孕

了金子财迷心巧，私藏了金子，只拿很少的一部分r

麦子作了盘缠。穷书生用完了盘缠，一路乞讨，战胜

一切困难考取了功名。当他衣锦还乡后，厚待哥嫂，

却对财主的女儿不闻不问，多亏丫鬓抱打不平，说

明真相，书生才痛斥了不仁不义的哥嫂，与财主女

儿结为夫妻，到外地上任去了。这出戏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在散戏后回家的途中，大哥教育我勤

奋学习，长大了像那位书生一样考取大学，实现自

己远大的理想。今天，当我坐在政府机关的办公室

里，回想过去，想起《麦里藏金》，莫名的激动依然

在心底涌动。灯影戏无疑是农村孩子启蒙教育的？

个重要方面。灯影戏伴随我走过了一年又一年，我

人生的感悟也随着对灯影戏的喜爱与日俱增。

四

在青海广大农村，提起灯影戏《辙门斩子》，可

谓家喻户晓，妇藉皆知。这出戏的演唱者包世英是

土生土长的大通逊让土族农民，自幼喜爱灯影艺

术，师从多位名家。其唱腔醇正，唱词清晰，表演以

粗矿淋漓著称。在灯影戏演出兴盛的六、七十年代虹

其足迹踏遍青海农村，深受各族群众爱戴。他演出

的《辙门斩子》在全省灯影戏调演中获得第一名。

当时的青海人民广播电台每周四晚播出“对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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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每期的压轴戏便是他的《辑门斩子》。以致

于农民把周四当成了灯影日，逢周四必听。男女老

少聚精会神地听戏，听完后又找磁带录制，人人能

《辗门斩子》。这出戏讲的是北宋年间，辽国皇帝

肖太后凯舰北宋国土，举兵几十万直逼中原，杨家

将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故事。余太君、杨六郎、穆

桂英、杨宗保为代表的杨家将在历次战斗中屡建奇

功，狠狠打击了北辽的嚣张气焰。值得称颂的是杨

家的男人们战死疆场后，余太君亲自挂帅，杨家十

二寡妇披挂上阵，同样杀得辽兵鬼哭狼嚎，“撼山

易，撼杨难”的感叹在辽兵中传开。杨宗保继承父

辈的遗志，年方二八即赴沙场征战，在两军对垒之

际，他却为情所惑，临阵招亲，与穆桂英结为秦晋之

好。此举激怒了为辽兵天门阵所困的兵马大元帅杨

驮郎，于是上演了辑门斩子的好戏。戏里边最精彩
的一段是穆桂英单骑救夫，反将公公杨六郎打败，

迫使杨家答应了这门婚事。杨家借穆柯寨镇寨之宝

降龙木打破了诡秘的天门阵，又一次在危难之时拯

救了北宋。整部戏结构严谨，悬念迭起，中间又夹杂

北宋名将焦赞、孟良二人的插科打浑，紧张中透出

舒缓，严肃中透出幽默。民情风俗、人情礼节一览无

余。戏迷们在爱国主义情感的陶冶中又采搬到了浓

郁的乡土生活的情趣。比如当穆挂英打败杨六郎之

后，焦赞、孟良说到：“怕了，怕了，公公见了儿媳妇

（者）怕了”。引得男女老少哄堂大笑。据此，民间

在指责农户家违背伦理常规时借题发挥，“杨家门

里没大小，儿媳妇夹上公公跑”，内中既有谴责之

意，又有取笑的含意。在长期的辛勤劳动中，农民通

过灯影戏、打搅儿、道情等曲艺获得生活的乐趣，这

些脸炙人口的幽默来自历史文化的积淀，同时又反

过来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五

因为每年演出灯影戏，庄稼人对此耳熟能详，

喜欢在各种场合里哼唱几句，有板有眼，博得一片

掌声。在我记事起，村里的宋家杂爸就常常“曲不
离口，拳不离手”，当他看见一些男孩子们聚在一

起玩耍时，他就会悄悄逼近，尔后大吼一声：“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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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皮娃娃炒菜。”吓得孩子们四处逃散。他的将帅

点兵模仿得惟妙惟肖，他将右手捏成喇叭状，学帧

呐演奏，前奏完，点兵开始，听者在他点到某营时，

“哦”地回应，好似真正到了边关要塞。有一次，宋

家杂爸实在是忍耐不住，在正式演出之后，自告奋

勇上到台里续了一段《封神演义》，听者喝彩声不

断，演出还真像那么回事。后来有人见了他叫影子

匠，开玩笑地还说：“宋家杂爸皮娃娃哄肉娃娃

哩。”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无独有偶，早些年，我在县电视台工作，台长老

苏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于是我们几个单身的小伙

子常在他家里打牙祭，买几斤互大乱喝一气。他的

妻子也是个热闹人，几杯酒下肚，一口纯正的灯影

戏唱腔使听者如痴如醉。不知不觉我们几个人喝得

酷町大醉，百听不厌的灯影戏往往成为我们到老苏

家的由头。原来，老苏的妻子在她父亲的熏陶下，自

幼学唱民间小调、灯影戏，后来吸收到大通著名灯

影戏世家杨生辉门下，走南闯北，走过的村庄数都

数不清，唱过的剧本不下数十本。在灯影戏演出极

盛时期，她担任主唱，熟谙阴阳二腔，既能唱老生，

又能唱旦角。其唱姿雍容大气，声音嗦亮、高亢，

《花亭相会》、《封神榜》、《西游记》、《杨家将》、

《全唐传》，还有艺人们新编的灯影戏也能唱。最为

称道的是，她所在的杨生辉灯影戏班在灯影戏的革

新上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制作了大量的装饰道

具，如花鸟、房屋、桥梁、兵器等等。看戏的人们见到

了全新的灯影戏，并且演唱分男女声，更是史无前

例。而且人物众多，丑角迥异，故事新奇，引得十里

八乡的人们趋之若莺，场场爆满，观者如潮。杨生辉

的灯影戏班参加了西北五省的灯影戏汇演，夺得大

奖，部分影具在省群艺馆收藏。曾为外国友人演出，

灯影戏被介绍到了国外。

岁月更替，灯影戏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社会

上五花八门的艺术门类的盛行，也随着市场经济的

巨大冲击，逐渐走向衰弱。然而，直到今天，在青海

农村各地，在红红火火的正月里，你仍会听到琐呐

的清脆声音，听到锣鼓叮咚作响，劳累了一年的人

们正在旱烟和过滤嘴香烟的混合味中聆听灯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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